

















同参九人，唯师密受心印。始自建阳佛<gaiji cb='CB00528' des='[這-言+亦]' uni='8FF9' nor='跡' mojikyo='M038827' mofont='Mojikyo M107' mochar='8151'>迹</gaiji>岭，迁至临<lb n="0246a02"/>
川，次至南康龚公山。”​[1]​引文只提马祖道一于“唐开元中”在南岳传法院习禅定，对于他到建阳佛迹岭以及临川、南康的年代只字不提。唐权德舆《唐故洪州开元寺石门道一禅师塔铭》(简称“塔铭”)和《祖堂集》、《宋高僧传》本传同样只字不提道一开法的年代。《宋高僧传》明觉传载：“释明觉，……祖为官岭南，后徙居为建阳人也。……宿怀道性，闻道一禅师于佛迹岭行禅法，往造焉，遂依投剃染。”​[2]​引文只提道一在建阳“佛迹岭行禅法”，明觉依投他“剃染”，不提具体年代。但志贤传载：“释志贤，姓江，建阳人也。……天宝元年，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3]​引文中的“本州”即“建州”。在唐代，“建阳(县)”隶属建州。这里透露了马祖道一到建阳的时间在“天宝元年”之前。又据道通传载：“释道通……诵经合格，敕度之，当天宝初载也。时道一禅师肇化建阳佛迹岩聚徒，通往焉。”​[4]​就是说，道通于“天宝初载”因“诵经合格”，获朝廷认可，被度为僧。其时马祖道一正在“建阳佛迹岩聚徒”，道通前往依投。透露了马祖道一于“天宝初载”之前已经到建阳。所谓“天宝初载”，其时间概念大致是天宝二年左右。据此推算，马祖道一抵达建阳佛迹岩应是在天宝元年之前。因为，一位刚出世传法的禅师从抵达某处结庵到为外界所知晓，要经历数年。如义存禅师从开始结庵侯官雪峰山到名声在外，前后经历五年时间。​[5]​闽北建阳属于山区，道一出世佛迹岭传法大致也要经过三至五年时间才有可能为外界所知，从而聚集起一批参学的禅侣。何明栋先生认为，道一“入闽，于建阳佛迹岭纳志贤、慧海、怀海、道通等人为弟子。”​[6]​笔者认为，其看法与史实不尽相符，其中怀海与慧海虽为福建人，但他们依投道一的地点并非在闽北建阳而是在江西。在建阳投马祖道一知其法名者为道通、志贤、明觉。
以上所论表明，道一应于开元年间后期告别怀让离开南岳衡山，到达闽北建阳佛迹岩弘法的时间应在开元末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名声外扬，到了天宝二年左右才逐渐聚集起一批参学的禅侣。

二、马祖道一在临川

马祖道一离开闽北建阳前往江西，首先栖止建阳近邻的临川(抚州)。但有关其栖止之地，史籍记载有出入。
《宋高僧传》本传作：“遂于临川棲、南康龚公二山”。​[7]​从引文判断，除了“龚公”山之外，理应还有一座山，“临川”一词之后当为山名。
《景德传灯录》本传作：“始自建阳佛迹岭，迁至临川，次至南康龚公山。”​[8]​显然也只提一座“龚公山”。
《五灯会元》本传的记载​[9]​承袭了前述《景德传灯录》的记载，此不赘述。
四部丛刊本《权载之文集》与《唐文粹》中的权德舆撰的道一塔铭均作“尝禅诵于抚之西里山，又南至于䖍之龚公山。”​[10]​就是说，马祖道一先至抚州西里山，后至虔州龚公山。
清人辑的《全唐文》中的道一塔铭(权德舆撰)则作：“尝禅诵于抚之西裏山，又南至于处之龚公山。”​[11]​就是说，龚公山在“处州”。
笔者认为，《全唐文》所收权德舆塔铭中的“处”有误，因为若“龚公山”在“处州”，而“处州”在浙江。那就不应称“南至于处之龚公山”，而应称“东至于处之龚公山”；再者，与前述《权载之文集》与《唐文粹》的引文对比可知，“处”应是“䖍”之误，属于字形相近而误，因二者繁体字字形相近。要说明的是，塔铭中的“抚之西裏山”，即“抚州西里山”；“䖍之龚公山”，即“虔州龚公山”。
前文述及《宋高僧传》本传“遂于临川棲、南康龚公二山”记载中“临川”一词之后当为山名。笔者假设其山名为“西里山”。那么，将僧传的记载与权德舆塔铭的记载对比可知：“西里山”所属之州郡，一作“临川”，一作“抚州”；“龚公山”所属之州郡，一作“南康”，一作“虔州”。二者究竟是何关系呢？现分别探讨如下：
其一、关于“西里山”。《旧唐书》记载：“抚州……，隋临川郡。武德五年，讨平林士弘，置抚州，领临川、南城、邵武、宜黄、崇仁、永城、东兴、将乐八县。七年，省东兴、永城、将乐三县，以邵武隶建州。八年，省宜黄县。天宝元年，改为临川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抚州。”​[12]​《通典》载：“抚州……，战国时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章郡。吴分置临川郡，晋宋齐梁陈皆因之，隋平陈，置抚州；炀帝时州废，置临川郡。大唐为抚州，或为临川郡。”​[13]​可见，称“西里山在临川”与称“西里山在抚州”是一回事。
其二、关于“龚公山”。《旧唐书》记载：“虔州……隋南康郡。武德五年，平江左，置虔州。天宝元年，改为南康郡。乾元元年，复为虔州。”​[14]​《通典》载：“虔州……，战国时属楚。秦属九江郡。二汉属章郡。吴属庐陵郡。及晋平吴，置南康郡。宋为南康国。齐、梁、陈皆为南康郡。隋平陈，置虔州；炀帝初州废，置南康郡。大唐为虔州，或为南康郡。”​[15]​可见，称“龚公山在南康”，与称“龚公山在虔州”也是一回事。
基于上述所论，笔者认为前述《宋高僧传》的记载中应存在“脱”与“误”，即“遂□于临川棲□、南康龚公二山”。其中“棲”字当为“西”之误，属音相近而误；“□”表示脱字。正确的应是“遂棲于临川西里、南康龚公二山”。就是说，马祖道一离闽先至临川西里山，后至南康龚公山。
那么，道一禅师何时抵临川里西山呢？据唐技《龚公山西堂敕谥大觉禅师重建大宝光塔碑铭》记载：智藏禅师“年十三，首事大寂于临川西里山。……师至元和十二年(817年)，年八十。”​[16]​据此推算，智藏生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其首事道一禅师的年代当在天宝九年。《宋高僧传》仅将“智藏”附见于道一传之中。其记载称，智藏“八岁从师，道趣高邈，随大寂(按：马祖)移居龚公山，……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终，春秋八十。”照此推算，智藏出生于开元二十三年。引文中的“师”依上下文意判断，应指“大寂禅师”，引文称智藏“八岁从师”，其时间当在“天宝二年”。但此时，道一尚在闽北建阳佛迹岭，智藏是虔州虔化(今江西宁都)人，年仅8岁的他不可能跨越州郡翻越武夷山脉，到闽北建阳山区投道一出家；而且《宋高僧传》只字不提何人为智藏撰碑铭。说明赞宁撰僧传时未见到智藏禅师的碑铭，其中有关智藏的记载应是汇集其它相关资料而成的，难免真伪并存，有关智藏从师道一的年龄当误!《景德传灯录》智藏传称：“虔州西堂智藏禅师者，虔化人也，姓廖氏，八岁从师，二十五具戒。有相者睹其殊表，谓之曰：‘师骨气非凡，当为法王之辅佐也。’师遂往佛迹岩参礼大寂。……元和九年四月八日归寂，寿八十。”​[17]​就是说，智藏禅师是在受具足戒后往闽北建阳佛迹岭参礼大寂的。但依照享年与卒年推算，智藏受具足戒的年代是在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其时马祖早己离开建阳佛迹岭前往江西。引文中的“八岁从师”的“师”，依照上下文意判断，并非指“道一”，而是另有所指。应该说，上述僧传与灯录的记载有误，应以唐技的碑铭为准。根据唐技碑铭所载智藏首事道一的年龄推算，马祖道一到达临川的时间应在天宝九年之前。换言之，应定在天宝五至八年之间比较合适。因为道一已传法多年，在丛林中有影响，从抵达西里山伊始至为外界所知，其经历的时间要比佛迹岭时缩短。道一在佛迹岭时大致于天宝一二年聚集一批禅侣，似不可能马上即离开，应定在前述时段离开佛迹岭前往临川为妥。马祖道一在抚州的驻锡地点在西里山。
何明栋先生说：“西里山，系马祖大师入赣弘法第一座道场。此山又名‘犀牛山’，座落于临川府所在地（即今抚州市）郊外。其山不高，形似犀牛，前方有两口池塘分列两侧，人们喻之为犀牛之双目，故名。唐开元十五年（750）前后，马祖来此诛茅盖篷修行数载。​[18]​显然，何先生的看法是，马祖道一于“唐开元十五年前后”即抵西里山。笔者对此持疑义，理由是：其一，《景德传灯录》本传载：道一“唐开元中，习禅定于衡岳传法院”。​[19]​“开元”年号共29年，引文所谓“开元中”，即“开元十五年前后”。其时马祖道一尚在南岳传法院，怎么可能来西里山“诛茅盖篷修行数载”呢？其二，《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的众多资料表明，马祖道一的“肇化”之地在闽北建阳佛迹岭。道一抵达建阳佛迹岭的时间大致在开元末年。​[20]​道一是从建阳佛迹岭前往西里山的，因此何文有关道一禅师于开元十五前后抵西里山“诛茅修行”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马祖道一在临川弘法，除了智藏“年十三首事大寂于临川西里山”外，超岸也是在临川皈依道一的。据僧传记载：“释超岸，丹阳人也。先遇鹤林素禅师，处众拱默而已。天宝二载，至抚州兰若，得大寂开发。”​[21]​就是说，超岸于天宝二年在抚州投马祖道一。前文述及，天宝二年，道一禅师尚在建阳佛迹岭。因此引文中的年代有误。不过，笔者认为，有关超岸“至抚州兰若，得大寂开发”的记载应是可信的。马祖道一在临川(抚州)还使猎人皈依。《江西省宗教志》引清同治刊《宜黄县志》的记载：释道一“自建阳佛迹岭迁至宜黄石巩，结庵巩下。”认为道一结庵巩下因而收猎户为徒(按：指“慧藏”)​[22]​。事实上，僧传、灯录不载此事，而且唐宋的史籍特别是舆地书均不载，甚至《嘉靖一统志》和《大清一统志》也不载其事。据灯录记载：“慧藏禅师，本以弋猎为务，恶见沙门，因逐群鹿，从马祖庵前过。祖乃逆之……。藏当时毁弃弓箭，自以刀截发，投祖出家。”​[23]​后来弘法于本州石鞏。据《方舆胜览》载：“石鞏，在宜黄。石梁横空。”​[24]​慧藏因结庵石鞏之下，人称“抚州石巩慧藏禅师”。​[25]​笔者认为，《江西宗教志》称马祖道一结庵石巩之下，当误。
上述表明，马祖道一于天宝五至八年间抵临川结庵弘法，新吸收了智藏、超岸、石巩等弟子，再加上从福建建阳跟随而去的道通​[26]​等，据此可以想见其法席应比建阳佛迹岭时有所扩大。

三、马祖道一在虔州

无论是僧传、灯录，还是塔铭都说，马祖道一在抚州(临川)弘法之后，又带领弟子道通、智藏等南下南康(虔州)“龚公山”弘法。据塔铭记载：马祖道一“又南至于虔之龚公山。……刺史今河南尹裴公，久于禀奉，多所信向，由此定惠，发其明诚。”​[27]​又僧传本传载：“郡守河东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谘禀。……居无何，裴公移典庐江、寿春二牧，于其进修惟勤，率化不坠。”​[28]​上述二则引文中的“河东裴公”、“河南尹裴公”是否为同一人？如果是同一人，那么这个“裴公”是何人呢？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记载：“(贞元五年)十二月……辛未(初四日，12月24日)……兵部侍郎裴谞为河南尹”​[29]​《新唐书》裴谞传载：“代宗幸陕，谞徒步挟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将用为御史中丞，为元载沮却，故拜河东租庸、盐铁使。时关辅旱，谞入计……拜左司郎中，数访政事。载(按：元载)忌之，出为虔州刺史。”​[30]​《旧唐书》裴谞传​[31]​所载相同，此不赘述。显然，“河东裴公”与“河南尹裴公”同为一人，即裴谞，他曾出任“虔州刺史”。
上述僧传与塔铭的记载都表明，裴谞曾到龚公山听道一说法。那么，裴谞是何年出任虔州剌史呢？据裴曙《祈雨感应颂并序》载：“(大历)二年，余从兄自左司郎中诏领虔州牧，不朞月而令行焉。”​[32]​据《旧唐书·裴谞传》载：“(裴谞)拜左司郎中。上时访以事，执政者忌之，出为虔州刺史。”​[33]​这与上述所引《新唐书·裴谞传》的记载相同。就是说，裴谞是因元载的忌妒而以“左司郎中”出任“虔州刺史”的。显然，上述裴曙《祈雨感应颂并序》所说的“从兄”就是“裴谞”。
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赣州碑记》载：“广泽庙碑，庙在赣县储潭山之麓，庙中石刻有唐时州剌史裴谞《祈雨感应碑》。”​[34]​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记载​[35]​与此相同。又据清人全祖望的《宋重摩唐储潭庙祈雨碑跋》载：“是碑在贑州，唐䖍州刺史裴谞立，盖大历庚戌(770年)，而宋嘉佑癸卯重勒之。”​[36]​引文中的“大历庚戌”，即“大历五年”。说明裴谞于大历五年还在虔州剌史任内。
由上述可知，裴谞于大历二年出任虔州剌史，至大历五年尚在任。前已述及，裴谞对道一“久于禀奉，多所信向”、“躬勤谘禀”。据此，笔者认为，道一禅师应是在裴谞任虔州剌史之前就在龚公山弘法。他离开临川西里山移锡虔州龚公山的时间应在广德元年至大历元年之间。
何明栋先生据明嘉靖版《赣州府志》的记载认为，唐开元二十年前后，马祖率徒众自临川西里山南下，来到座落于今江西省赣州市水东乡佛日峰山麓(距市区4公里)的马祖岩，诛茅觅洞栖身修行，但为时不长，后率徒迁锡于城东北龚公山。​[37]​何文有关马祖道一抵临川的年代前文已作了辨误。现就赣县“马祖岩”为马祖修行处作一番辨析。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马祖岩，在赣县。六〔八〕祖禅师，天下谓之马祖，故以名岩。昔马祖栖于此岩，一夕鬼为筑垣。”​[38]​但宋祝穆《方舆胜览》载：“马祖岩，在赣县东。道一禅师驻锡之地。姓马氏，天下谓之马祖，得法于南岳让禅师。……初，马祖尝欲栖于此岩。一夕，山鬼忽为筑垣。马祖见之，曰：‘学道不至，为邪祟所测。此非吾所居也。’因弃去，营龚公岩往居焉。”​[39]​就是说，马祖道一到虔州，先到赣县之东被后人称为“马祖岩”的地方，本欲栖其地，因山鬼忽为筑垣而放弃，乃前往龚公岩(即龚公山)。对比上述《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所载。笔者认为，后者成书年代早，且记载详细，应以《方舆胜览》为正确。马祖道一的确到过该地，但并未栖止修行。只有龚公山才是马祖道一在虔州有确凿史籍可证的驻锡之地。据宋《舆地纪胜》载：“龚公山，寰宇记：在赣县北一百八十里，奇峰翠巘前后连延，萝木泉池左右映带。有隐士龚毫栖舍于此，因以名焉。”​[40]​又据僧传本传载：“此峰岫间，魑魅丛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灾釁立生。当一(按：道一)宴息于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礼言：‘舍此地为清净梵场。’语终不见。自尔猛鸷毒螫，变心驯扰；沓贪背憎，即事廉让。”​[41]​拨开神话迷雾，我们可以看到，唐代龚公山一带环境之恶劣。马祖道一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开辟“清净梵场”，成为虔州一个南禅宗的弘法中心。其时间大致始于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元年(766年)之间，至移锡洪州为止。
时任虔州剌史的裴谞多次亲临龚公山听法。据僧传本传记载：“郡守河东裴公(按：裴谞)家奉正信，躬勤谘禀。降英明简贵之重，穷智术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敛空，山月凝照，心与境寂，道随悟深。”​[42]​据此，裴谞对道一禅师弘法的支持不言而喻。正是有裴谞的支持，道一的弘法事业比以往有较大的发展，其影响也比临川时期大。据塔铭记载：“攫搏者驯，悍戾者仁，瞻其仪相，自用丕变。”​[43]​前来皈依者增多。据僧传无等传载：“等(按：无等)求法于其间，挺然出类。”​[44]​就是说，无等禅师在龚公山道一众多的门弟子中出类拔萃。除了无等禅师外，后来成为名僧的怀海、自在、齐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投龚公山皈依马祖道一的。据此可知，龚公山“清净梵场”有相当的规模。

四、马祖道一在洪州

马祖道一在龚公山弘法声名远扬，洪州剌史路嗣恭慕名延请至洪州(南昌)，使道一的弘法事业进入空前繁荣时期。据塔铭记载：“大历中，尚书路冀〔翼〕公之为连帅也，舟车旁午，请居理所。”​[45]​引文中的“路冀公”当为“路翼公”之误。​[46]​就是说，大历中，路嗣恭为江西地方长官，以隆重的礼节迎请道一至洪州治所。那么，道一到洪州究竟在“大历”的哪一年呢？据《旧唐书·代宗纪》载：“(大历)七年春正月……庚子(十八日，2月26日)，以检校户部尚书路嗣恭为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江西观察使。”​[47]​这里说的是任命而非实际到任的时间。通常实际到任的时间要比任命的时间顺延至少半个月甚至再长些，因为在赴新任前要费时日办理原职的离任交接事宜，赴新任路途也要费不少时日。所以路嗣恭真正到洪州剌史任上，应在大历七年二月。似不可能马上即迎请道一到洪州。待路嗣恭安顿就绪后，马祖道一的教团即进入安居。
《旧唐书·代宗纪》又载：大历八年“冬十月……乙丑(二十三日，11月12日)，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封翼国公。”​[48]​就是说，大历八年十月下旬路嗣恭调任广州剌史、充岭南节度使。而路嗣恭此次调任广州是前往指挥平叛歌舒翰之乱。军情急，很快就离任前往广州。
因此，笔者认为，路嗣恭延请马祖道一到“理所”洪州弘法的时间应定在大历七年结夏(七月十五日)之后至大历八年九月之间比较合适。僧传本传说，道一到洪州“隶名于开元精舍。”​[49]​《景德传灯录》本传所载相同。​[50]​说明路嗣恭延请马祖道一到洪州，安排他在开元寺弘法。
唐德宗朝规定僧人要归原来僧籍所隶属的寺院。依照这一规定，马祖道一必须返回四川。据僧传载：“建中中(781～782年)，有诏僧如所隶，将归旧壤。元戎鲍公密留不遣。”​[51]​就是说，由于“元戎鲍公”的“密留不遣”，使道一禅师得以继续在洪州弘法。那么，“元戎鲍公”是何人呢？据《旧唐书·德宗纪上》载：建中元年四月“戊申(十四日，5月22日)，以福建观察使鲍防为洪州刺史、江西团练观察使。”​[52]​显然，“元戎鲍公”就是建中元年新被任命的洪州刺史兼江西团练观察使的鲍防。是鲍防在关键时候保护了马祖道一，使他能够继续在洪州弘法。
鲍防之后洪州的地方长官仍有支持马祖道一的。据塔铭记载：“贞元元年，成纪李公以侍极司宪，临长是邦，勤护法之诚，承最后之说。”​[53]​又据《旧唐书·德宗纪上》载：“贞元元年……夏四月……癸酉(初九日，5月21日)，鄂岳观察使李谦为洪州刺史、江西都团练观察使。”​[54]​其到任的时间应在四月末。1969年江西靖安县出土的《马祖禅师舍利石函题记》也证实了李兼于贞元四年二月在“洪州剌史”任上。​[55]​上述表明，李兼于贞元元年四月末至马祖道一去世时都在洪州剌史任上，即“临长是邦”，他既“承最后之说”，也“勤护法之诚”。​[56]​
马祖道一移锡洪州弘法受到历任剌史的鼎力相助，法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盛。因剌史路嗣恭“聆风景慕，亲受宗旨。由是四方学者云集坐下。”​[57]​鲍防的“密留不遣”、李兼的“勤护法之诚”，对道一在洪州弘法事业的持续发展与兴盛都起了重大作用。至唐德宗建中年间，马祖道一在开元寺“居仅十祀，日临扶桑，高山先照；云起肤寸，大雨均霑。”​[58]​道一在洪州城弘法除了开元寺外，还创建其他道场。据《舆地纪胜》载：“上篮院，在府城。唐大历中，马祖道一禅师尝建道场于此，号江西马祖。……今院为府城丛林第一。”​[59]​《方舆胜览》也载：“上篮院，唐马祖道一禅师道场。今为府城丛林第一。”​[60]​就是说，马祖道一在洪州城还创建“上篮院”为弘法道场。而且其弘法范围还扩展到洪州之外的丰城、靖安等县。据《舆地纪胜》载：“道人山，在丰城县，马祖禅师尝驻锡焉，今圣乘院是也。”​[61]​就是说，道一曾驻锡于丰城道人山，宋代的圣乘院即其地也。靖安县石门山也是道一晚年的驻锡之地。据《舆地纪胜》载：“泐潭，在靖安县北西十里，上有宝峰院，号石门山。”​[62]​又载：“宝峰院，在靖安县北石门山。唐正〔贞〕元中，马祖趺跏入灭，得舍利藏于兹山。”​[63]​事实上，据塔铭记载，马祖道一去世前于贞元四年正月曾到过其地，“以石门清旷之境，为晏默终焉之地，忽谓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当还，尔其识之。’及是委化，如合符节。”​[64]​说明马祖道一去世之前驻锡过石门山泐潭。​[65]​据《舆地纪胜》载：建昌县“宝陀岩……其近又有圣僧岩、马祖岩、罗汉岩、般若峰四处。”​[66]​这里的“马祖岩”应是马祖道一曾到过而得名的。这些足以说明马祖道一在洪州期间弘法活动范围扩大到洪州周围诸县。不过，道一传法的中心仍是洪州开元寺，来洪州投马祖学禅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据记载可知，灵默、如会、神凑、普愿、怀晖、太毓、惟宽、智常、智坚、智藏(京兆)、无业、道行、神鉴、宁贲、庞居士、大义等都是在洪州参问马祖后来成为名僧的。当时洪州城内其它佛教宗派的僧人也有改换门庭，皈依道一法座​[67]​。道一门下聚众达“八百余人”​[68]​，因此时人称马祖道一“大化南昌”。​[69]​的确并非虚言!

综上所述，马祖道一于开元末年抵闽北建阳佛迹岭弘法，大致于天宝五年至八年间离佛迹岭，移锡临川(抚州)西里山弘法。广德元年至大历元年之间移锡虔州龚公山，开辟“清净梵场”。大历七年七月下旬至大历八年九月之间，移锡洪州开元寺。纵观其一一生的传法活动，建阳佛迹岭与临川西里山两地弘法虽有影响，但属于弘法的初步开拓时期。虔州龚公山“清净梵场”的建立，则标志着道一的弘法事业进入发展时期。道一移锡洪州，“隶名于开元精舍”，并确立以洪州城为弘法中心，其弘法事业进入的繁盛时期，正是在这一繁盛时期最终形成了洪州宗。

(2005年8月在四川“中国什邡‘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讨论会’”发表；刊于《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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